
田园晨曲
田松平

梦里依稀鸡犬声，
故城昨夜又春风。
田园妙色争新彩，

晨曲悠然纵逸情。 ③22
（作者老家在项城南顿镇田园

行政村，故城指南顿故城）

春来沙河
曾威

春天经过沙河的时候，沙河也正
经过春天。

春天以冰雪消融的方式经过沙
河， 沙河以滋生嫩绿的方式经过春
天，很难说谁先谁后、谁快谁慢，它们
像运动场上两个齐头并进的选手，几
乎同时出发，同时到达。

开春的时候，我生了一场不大不
小的病，且在病愈后好几天没缓过神
来，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 “病来如山
倒，病去如抽丝”。 在那段时间，饭懒
得吃，身体懒得动，书懒得看，文章懒
得写，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 ，几乎丧
失了生而为人的各种能力和梦想。

直到朋友邀约去踏青，这才发现
已很久没走出过水泥森林了。

一到河堤，清风徐来，极目远眺，
水的尽头是青青麦田，麦田尽头是日
渐繁华的新区， 视野顿时无限开阔，
心情也豁然开朗，仿佛心变成了一只
高高起飞的风筝，被巨大无形的手托
起来了，托起来了，俯瞰着整个宇宙。

双脚踏在柔软的泥土上，有种手
掌抚摸婴儿肌肤般的爽滑，忍不住想

跳，想蹦 ，却又担心踩到刚刚露头的
嫩芽。 那种感觉像与孩子亲昵，每个
细微的动作都异常小心，顾虑对方的
感受，唯恐伤他一丝一毫。 然而强烈
的爱又如此按捺不住，脚只好对着堤
岸的石头粗鲁地踢了一下 ，疼 ，那是
唤醒梦幻的疼。

越过沉睡的冬天，越过笼罩的疫
情，万物终于复苏，像孩子终于降生，
但凡有一点慈悲，谁又忍心一脚踏灭
那奔向盛夏的念头？ 这也是我不爱踏
青的理由之一。 如果顺从我意，我宁
愿选择在路上狂奔，也不愿在草地上
慢走。 心思重的人，手脚往往很轻，一
如清风拂面，静水深流。

朋友已经不管不顾地跑到了河
边，转身见我还在堤上 ，仿佛看出了
我的犹豫， 大声喊：“赶紧下来吧，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何况你那小
小的脚印呢，越踩草长得越旺！ ”

我顺着一条林间小路走下去，轻
轻说：“也对，河滩毕竟不是花园。 ”

朋友说 ：“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境
遇，只有忍过了踩踏 ，自己才能变得

更加强大 ，才能长久地走下去 ，比如
说这草，如果怕这怕那 ，就算生在花
园里，也很难活到秋天。 ”

说着 ，朋友掏出弹弓 ，瞄准了树
杈上的一只斑鸠。

我拦住他：“别打，你没听说过劝
君莫打三春鸟、莫食三春鲫之类的话
吗？ ”

朋友笑道：“没事，我吓它哩。 ”
“砰”的一声 ，鸟应声而起 ，拍打

着翅膀扑啦啦飞走了，几根羽毛悠悠
地飘下来，落在水面上 ，像一叶叶风
浪里的小船。

我说：“你这一吓不打紧，可能它
好几天都不敢来这棵树甚至这片林
子了。 ”

朋友说：“它不来这棵树，会去其
他的树 ， 好事儿也不能让一棵树占
尽。 ”

说完又补充道 ：“也许这棵树恨
我，但那棵树却感谢我。 ”

我同意朋友的物竞天择和辩证
观点，可又无法完全认同他弱肉强食
的倾向，国家费大力气发动的脱贫攻

坚战不正是扶危济困的大爱昭示吗？
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或
许我只是有一点悲悯情怀，或许我从
草和鸟这些微小事物身上看到了自
己，如同在河边看到了摇摇晃晃的影
子，在影子里看到了动动荡荡的心。

在疫情笼罩的漫长寒冬，每个人
都经历了内心的煎熬，但是春天毕竟
来了，沙河的冰雪毕竟消融了 ，顺着
滚滚东流的春水，看看栽花种树打造
滨河风光带的园丁，帮帮河边默默捡
拾垃圾的志愿者，听听两岸隆隆开工
建设的马达，想想豫东平原筹划推进
的蓝图，眼前不禁浮现出祖国大地欣
欣向荣的景象。

这不是海市蜃楼，是现在正一点
一滴辛勤浇灌的未来。

站在沙河岸上， 站在春天里，尽
管身上的病还在隐隐作痛，心中的伤
还在悄悄暗示， 我知道我和大地、和
大地上的万物， 都已经动起来了，无
数的人之手脚、草木之根正在蓬勃生
长，穿过沙石瓦砾，穿过风雨迷雾，向
着太阳，向着盛夏。 ①8

散文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6 责任编辑：程文琰 美术编辑：周彦 电话：6199503副 刊２０23 年 3 月 24 日 星期五

我的诗意之旅
王猛仁

不止一次，夜深人静 、万物开始
从繁茂趋于萧瑟的时候，我的思绪像
一只夜鸟 ，穿过大片泥淖之后 ，开始
梳理自己的羽毛，回忆时而模糊时而
清晰的往事。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长留在我们
脑海中的， 多半是无法改变的真实。
似乎很遥远，仿佛又在眼前。

1976 年，我在邻村张坞岗上了一
年民办高中 ，后因学校停办 ，便回乡
务农了。 当年的班主任是享誉教苑的
薛宝坤老师。 他仅有初中学历，却有
着大量的知识储备，有着高于常人的
文学天赋 ， 给予了我最初的艺术启
蒙。 之后我参军、退伍、工作、转干，并
调入周口地区 （现为市 ）文联工作至
退休。

我的工作经历非常简单，履历上
的文字也没有几行。 所有的时光、所
有的细节 ，均被隐入岁月深处 ，表面
看似平淡无奇，内里却也耐人寻味。

在单位主要从事编辑 、 组织工
作，也可以说是一次探寻心灵的梦幻
之旅。 从当编辑那天起，我对自己的
人生价值有了最基本的审视和定义。
一路走来， 始终秉持一颗朴素的心，
不懈怠，虽崎岖，但有光芒而且灿烂。
不敢说今生坚韧善良、 刚正不阿，努
力过、奋斗过、快乐过，灵魂至今能夜
夜安眠，亦属无怨无悔了。

一位外国名人说过一句话 ：“唯
一不能缺少的就是希望。 ”还有一位
也说过 ： “奇迹就是在厄运中出现
的。 ”此言不虚。世人都珍惜人生中的
每个瞬间 ，都想做出一番成就 ，都想
成为儿女的榜样，给自己的生命底色
加釉。 当然，要想拥有上帝赐予的成
功秘籍，没有真正的天赋异禀 ，没有
丰赡的才力才情，没有足够的努力方
向是不可以的， 更不用臆想一蹴而

就，或者发生奇迹。 目之所及，皆是美
好，为之付出，为其倾注，才会窥见心
灵得以净化的阳光大道。

从 1979 年 1 月入伍那天起 ，我
将书法作为生活中的必须，已经坚持
了 40 多年。 后来，也是因为书法调入
文联从事专业工作。 手握两支笔，一
支镂月裁云 ，翰墨飞扬 ，一支直抒胸
臆，不落窠臼。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
代， 无论诗歌写作还是书法创作，都
发生着质的改变。 随着年龄的增长，
渐渐觉得，如果诗书兼修，心手两畅，
是不是更能表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即便遇到再多的困惑，一如既往
想通过诗与书的结合，来拓宽自己的
艺术视野 ，深化人们了解艺术 、追求
艺术的热诚渴望。 印象中我的两本薄
薄的小册子， 是 1989 年中国文联出
版公司同时出版的， 一本 《重温旧
梦》，一本《寄你一片温柔》，当时我 30
岁。 时至今日，这两本书仍被青年读
者和中小学生所喜爱。 尽管我的写作
离真正诗歌的境界还有遥远的距离，
思想深度、语言坚实度还显得稚嫩和
浅薄，但依然乐于坚守心灵的这方绿
荫。 以纯粹、宁静的纯自然手法，力争
每一首 、每一节 、每一句 ，都源自生
活，有情感的沉淀。 如果可能的话，我
会尝试写一些脱离这一形态的———
譬如诗化的歌词、诗配画中的诵读类
作品。 有了网络媒体，诗歌传播的手
段已跨出国门 ，走向世界 ，既丰富多
样，又被广泛阅读 、学习 、评鉴 ，从而
跃入一个新的层面。

那些与艺术相恋的岁月，我并没
有把诗歌当作我的奋斗目标，而是将
书法当作我学习中的主要探索对象。
除了写诗和写字，我并没有什么过人
的才能。 诗坛上，我欣赏敬畏的诗人
不少，包括书法界我认可又景仰的大

家也是数不胜数，如沈鹏、欧阳中石、
李铎和王学仲诸前辈。 生活中，我最
关心的就是艺术本身。 我仰视大器晚
成的艺术家， 他们经过长期的磨炼，
作品越来越出色，成就不少艺术巅峰
之作，这或许就是一个人的所谓艺术
天赋吧。 天赋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
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与神秘性，如果将
这个词拆开，也可以理解为上天的赋
予。 当然，没有积极的进取、体悟、阅
读、学习、积累和经验，是很难抵达一
定的艺术高度的。

虽然不清楚我的艺术基因来自
何方，但我知道我出身平凡 ，来自生
活的底层，是农民的儿子。 在艺术的
烛照下，具备了近乎独立的艺术个性
和写作天分，尤其在走过创作的几十
年后，恍惚觉得，这种追求是必需的，
它可以弥补生活中或多或少的其他
缺陷。 当年，父亲当过兵，母亲心灵手
巧，他们在我的心灵深处 ，奠定了精
神的构成部分。 我不在意别人如何评
价我的诗文与书法，我是为追求作为
超越了人们所想到的特殊意义上的
“真”与“美”而存在的。 每天的晨起鸟
鸣和夕阳漫天， 因为有墨香相伴，有
诗意萦绕，而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和鼓
励。 至于用艺术的形式去表达什么，
则是次要的。

截至目前创作的近 2000 首诗作
中（散文诗占多半），我满意的是平原
四部曲，即《平原书 》《平原善辞 》《平
原歌者》《平原帖》。 里面装着我一生
丰满的故事，也是现阶段年龄成熟的
标志。不敢充分肯定，也不自我满足。
虽然不擅长鸿篇巨制，但更为重要的
是对空泛乏力的语言不感兴趣。与其
堆砌一大堆材料去填补，不如淋漓尽
致地书写心中的块垒， 慧心澄澈，高
情满怀。在我看来，小说是口头故事，

诗歌是瞬间艺术 ，书法是永恒之美 。
在信息社会里 ， 不喜欢饶舌泛滥的
喧嚣，喜欢那些与世俗抗衡 、沉静又
微妙的、经过洗练的一种力量 ，哪怕
它过于自尊 ， 但它是独立的、 至高
的。

在创作上 ，我个性明显 ，也喜新
厌旧， 喜欢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也
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
书法与诗歌， 是我人生的两大追求。
我的诗歌尽管形影相吊、 量大质浅，
好在已有几百首被译介到国外，也零
零星星获了几次国外小奖。 当然，这
跟一个人的视界有直接的关联，相信
好多优秀的诗人都会通过自身的努
力，找到突破现代艺术的瓶颈 ，从而
抵达光明的彼岸。

在尝试写作的时间里，我所思考
和主要探索的是书法艺术如何立世
树德的可能性。 书法是艺术，也是综
合艺术的融会贯通。 它的一撇一捺、
一点一画，都通过迅速的运笔和熟练
的提按 ，写出一种犀利峭拔 、活力飘
动的个性。 把诗嵌进书里，将书揉进
诗中。 一幅完整的诗书作品虽为信手
拈来，却生动有趣，开张有度，百看不
厌，别有洞天。 迄今为止，我参加过不
少有意义的艺术交流活动，游访过几
十个国家 ，编辑了近百部书刊 ，感怀
莫名。

书法与诗歌，是我晚年生活里并
驾齐驱的两驾马车，它左右着我的内
心世界 ， 也反映着我的学识和文化
认知 。 把诗写好 ，草木万物 ，和谐并
重，韵味无穷 ；把字写好 ，字里行间 ，
纵横捭阖 ，自得其乐 。 如是 ，一切智
慧的真实的艺术神灵一定会降临 ，
将我难以割舍的诗书艺术 ， 变得有
趣有味 ，有形有色，为生命里的一些
事、一段情，留下美的伏笔。 ③22

妈妈是个敞亮人
陈晓醒

95 岁的妈妈去世之后， 有一回，
大哥突然在电话里问我：“晓醒，妈妈
3 岁的时候，咱们的亲姥姥就去世了，
我们见到的姥姥是继姥姥，妈妈跟你
说过吗？ ”

继姥姥？ 我一下愣在了那儿。 在
我的印象中，无论是妈妈还是姥姥都
是我的亲人。 记得刚刚参加工作的时
候，我听到了一首儿歌 ，讲的是继母
虐待继女的故事 。 当我唱给妈妈听
时，妈妈却说 ，继母虐待继女是个别
现象，“常言说， 生身没有养身重，继
母也是母亲。 没有母亲的抚养，孩子
怎么会长大呢？ ”如今再次想起这段
往事，突然意识到妈妈心中早已淡漠
了母亲与继母的差别。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和姥姥的关
系非常融洽。 我们家盖了瓦房后，妈
妈用架子车把姥姥拉过来 。 姥姥干
瘦，裹着一双小脚，精气神十足，且与
人为善 ， 经常邀请邻居们到家里聊
天，非常热闹。 大家有什么想不开的

事，也会和姥姥讲 ，姥姥总能给他们
想出解决的办法。

妈妈与姥姥说话做事有很多相
似之处 ， 无论邻居家有什么样的矛
盾，他们总会请妈妈去说和。 妈妈调
解矛盾的时候声音响亮， 一是一，二
是二，从不含糊。 我记得读高中那年
冬天，邻居嫂子找到妈妈，说家里的
婆媳矛盾导致夫妻二人不和睦，说着
说着就哭了起来。 母亲就给她讲尊老
爱老的道理：“常言说， 人心换人心。
你尊敬公婆，公婆也就敬着你。 你处
处想着公婆的错误，日子还怎么过？ ”
嫂子止住哭声后，妈妈细心地给她讲
与长辈和睦相处的办法。 后来，两个
人你说一句 ，我接一句 ，说着说着竟
笑了起来。

在家乡，人们称那些说话办事光
明磊落、豁达乐观 ，为人处世清楚明
白、通透智慧的人为 “敞亮人 ”，村里
的大娘婶子都称妈妈是个敞亮人。 真
的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妈妈愁

眉苦脸的样子。 在我的记忆中，有妈
妈挑着满满两桶水、健步如舞蹈的样
子，有寒冬腊月边给爷爷奶奶洗衣服
边哼着小曲的样子，有从厨房里端着
饭碗送到饭桌上喜气洋洋的样子。 那
年冬天，村里组织挖河修渠 ，一锨一
锨把地下一米多深冻得硬邦邦的淤
土翻上来， 手冻出了深深的口子，用
劲大了，鲜血就会渗出来。 很多人叫
苦叫累，妈妈从没有叫一声苦 ，永远
是笑着和大家说话，感染得大家一起
笑起来。 妈妈一生没有读过书，却有
一项过硬的技术人人称赞，那就是染
棉线、经线子、织花布。 我记得非常清
楚，在相距约两丈远的空地上 ，两边
各钉一排高约半尺的木橛子，把空心
圆桶形的花线按色彩比例和顺序排
好，把多股彩色的线合在一起挂在两
边的木橛子上，妈妈坐镇指挥大家挑
线换线 ， 在两排木橛子中间不停奔
跑，来往挂线。 如今，传统的织花布技
术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 ，不过，妈妈

指挥大家经线子、织花布的场景一直
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在妈妈身上， 有着姥姥的影子。
我小的时候，姥姥在家照看我 ，给了
我温暖的童年 ；我结婚后 ，妈妈给我
照看孩子，让我可以放下心来出去工
作。 妈妈在我家居住了 20 多年，她不
仅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合格的姥姥，
还是一个合格的妹子。 我的婆家大娘
无儿无女 ，常年在我家居住 ，和妈妈
相处了 20 多年。 婆家大娘股骨骨折
不能自理，妈妈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
就是帮助大娘穿衣起床，每次她都要
费尽气力推着大娘的后背，让大娘坐
起来，之后用温水给大娘洗脸、擦手。
我多次对妈妈说：“这些由我们来做，
你陪着大娘说说话就好了。 ”妈妈口
中答应着 “不干了 ，不干了 ”，双手却
没有停下来过。

妈妈已经去世三个多月，清明节
就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清明
时节更想您！ ①8

情义抵万金
雷从俊

欢庆的日子一声恭喜
春风满怀真心诚意
忧伤的时刻说声保重
将心比心送来慰藉
我有新风移旧俗
如今请客不收礼
轻轻松松你来我往
相守相望亲朋邻居

收获的季节同乐同喜
互相祝福甜美如蜜

失落的关头我心如你
双手紧握表达心意
谁家开创新风尚
如今办事不送礼
时时处处互相惦记
清清爽爽聚在一起

人间情义抵万金
重情重义不重礼
时代风尚传递真情
和和美美新天地③22

随笔

诗歌

散文

歌词

记忆深处的一张照片
张帅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
了一个人背着单反相机穿梭在人群
中， 不管风吹日晒还是雨滴飘洒，无
论汗水湿透衣襟抑或鞋子沾满泥水，
都阻挡不了我留下沿途风景的渴望。
从未刻意寻找什么， 喜欢自然地相
遇 ， 然后用相机去记录最真实的瞬
间。 许多真实而平凡的瞬间，最能抚
慰人心。

记得有一次请假外出，火辣辣的
太阳像是要把人晒化。步行返回部队
的路上等红绿灯时，无意间看到两名
环卫工人在交接工作。应该是环卫工
大妈要下班了，先是对环卫工大爷说
了一些工作的事，然后笑嘻嘻地从车
座下拿出一盒藿香正气水， 撕开包
装 ，因为用力过猛没拿稳，有几个小
瓶掉在了地上。 两个人同时弯腰去
捡，抬头的瞬间，相视一笑。 接着，大
妈又从车座下拿出半只烧鸡，递给了
大爷。 离开前，大妈皱着眉头又一脸
严肃地唠叨了大爷几句， 离得远，听
不清说什么，想来应该是让大爷吃烧
鸡，并注意防暑之类的话。 大爷对着
大妈比画了一下，大妈会意，随即戴

好口罩， 蹬着三轮车消失在了人群
中。 当时我看得入神，全然忘了在等
红绿灯， 绿灯亮时也忘记迈开步子。
那一刻，很遗憾没带相机，没有把这
温暖的瞬间记录下来。 就这样，等了
两个绿灯后我才悄然离开，离开前还
有一种冲动， 想去跟大爷闲聊点什
么，但又觉得不去打扰别人工作也是
一种礼貌，就离开了。

过后我想， 没能拍到这张照片，
像是种遗憾，但当时真的去拍，我还
真不见得能拍出那份温暖， 或者，也
是对他们的打扰和冒犯。他们究竟为
什么这么打动我，我想了又想。也许，
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总把物质看得
太重， 用太多的时间去追逐名利，在
患得患失中跌跌撞撞，在忙忙碌碌中
丢失了生活中的美好，到最后才会发
现，所追求的东西可能并不会带给我
们想象中的快乐，平淡的生活中本来
就蕴藏着很多平凡的幸福。

后来，我又觉得这张照片被我拍
到了，因为它已经真实地烙在了我记
忆的最深处，值得我用很长很长的时
间去回味。 ①8

夜读有怀
冯剑星

读刘彦章先生新作得十韵以呈
大道如琴弦，相期春风里。
刘公真雄才，唤我沉疴起。
斯文有坚质，深情犹不已。
每称文字奇，呼我为苏子。
鸿翼何冥冥，清流时见底。
大笔曳光华，皎皎如水洗。
万里举风鹏，摇落莫能比？
谁复能婴孩，营魄抱者一。
专气而致柔，知君会妙理。
光风霁月间，襟怀应如此！

读《武侯传》走笔
孔明卧隆中，抱膝歌梁甫。
时人莫之许，长啸动草木。
知者崔州平，怅然苍生误。
水落烟霞生，潇洒犹独步。
鱼龙一变化，大材本有数。
羽扇浥尘寰，英雄才割据。
奇人不轻与，功成天亦妒。
千秋生气在，大器何人铸？
念之一俯仰，时势不可遇。
豹变与龙隐，拂衣赤松去。
四皓出山后，清高等云雾。
何如一杯酒，弹琴看山绿。
林泉有清响，为此浮生趣。 ③22

随笔


